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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学调适耕地细碎现象使其益于耕地可持续集约利用且与环境背景相适应是细碎化治

理研究及实践长期努力的目标。从耕地细碎化与耕地可持续集约利用的理论内涵出发，剖析

细碎化影响耕地可持续集约利用的理论机理，构建面向可持续集约利用的耕地细碎化“特征—

影响—环境”综合治理分析框架，探讨细碎化治理中的关键问题、情景决策机理及空间尺度效

应，希冀为优化细碎化治理提供理论借鉴。结果表明：① 耕地细碎化是涵盖资源、空间、利用及

权属等多维属性特征的复合体系，对资源利用、农业生产、景观生态等影响广泛且复杂，并通过

多尺度全方位、差异性和不确定性、交互式级联传导等作用路径成为影响耕地可持续集约利用

的核心和关键。② 耕地细碎化本身并不具备明显的问题/价值倾向，其成为问题或有益的情形

和程度取决于其影响及当地自然地理、农业生态、社会经济等环境背景及农业发展定位。③ 以

细碎化特征表现为基础，以其对耕地可持续集约利用多维影响为依据，以其与地方环境背景相

适应为准则的耕地细碎化“特征—影响—环境”综合治理框架通过解构复杂细碎化情景治理决

策中的5个关键问题、两个关系、两个倾向及3级空间尺度互联互通机理，为从多维度、复合视

角科学诊断细碎化治理导向、优化治理模式提供新思路，有益于完善细碎化治理体系、促进耕

地可持续集约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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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面对人口增长和气候变化，如何协调粮食需求增长与资源环境约束之间的矛盾，并
因地制宜地优化耕地利用模式，是政府和学界长期关注的热点议题[1]。由于农业扩张潜力
有限，提高耕地利用集约度仍是未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必要措施。然而，耕地利用的
过度集约化导致资源低效、环境污染、农田景观同质以及系统脆弱性增强等一系列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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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问题[2-3]，给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带来严重威胁。因此，积极推进耕地利用向可持续
集约化转型不仅是土地科学高度关注的国际前沿与热点议题，更是中国应对当前农业生
态环境严峻形势的迫切需要和推进可持续农业建设需直面的现实问题，对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推动农业绿色发展和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耕地可持续集约利用已成为国际可持续研究普遍接受的框架[1, 4]，其要义是在
不新增土地面积的前提下通过优化生产要素投入、减轻集约过程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实
现耕地利用中资源节约、产出高效、环境影响降低、农田景观生态服务强化以及社会经
济可持续等多目标之间的共赢[5-6]。在这个过程中，细碎化作为中国耕地资源利用的典型
特征，往往通过影响省工性技术应用、生产要素配置及效率、作物专业化生产与多元化
种植等多环节[7-9]，既是经营主体决定耕地利用方式和生产资料配置、执行生产决策的关
键诱发因素[10]，亦是影响资源利用效率、农业投入/产出效益及农田生态系统服务等的核
心驱动力[11-12]，成为推动或制约区域耕地可持续集约利用的核心和关键[11, 13]。尤其是伴随
城镇化建设与社会经济快速发展，1990—2019年中国耕地细碎化呈进一步增强态势[14-15]，
平均斑块面积降低了32.05%，景观分割度、斑块形状指数分别增加15.61%、21.97%（图
1），这意味着细碎化对中国耕地利用、农业发展等的影响将更为凸显[14]。科学认识细碎
化对耕地可持续集约利用的影响机理也成为优化耕地利用模式、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前提。

尽管流行的逻辑是细碎化导致经营成本增加、耕地边际利用以及资源浪费，但针对
耕地利用的不同方面以及特定资源环境背景，其影响效应也一直存在争论[9, 11, 13, 17-18]。例
如，已有研究表明细碎化不仅是高效农业生产系统的关键障碍[12]，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
生计农业或异质环境背景中粮食生产、社会保障、景观文化等耕地多功能发挥的空间载
体[8, 11, 19]。但长期以来，对粮食数量安全的高度重视使已有研究多围绕细碎化对资源利用
或农业产出的影响开展了有益探索，而对社会经济、景观生态等方面的影响仍缺乏深刻
理解，致使当前应对细碎化的策略讨论多以“消除”为主[10]，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特定环
境背景下耕地细碎化的积极影响，导致部分地区“去细碎化”治理策略与当地资源环境
背景、农业生产特点等不相匹配，也与人们对耕地利用的多功能需求存在一定程度脱

注：基于1990—2019年中国30 m土地覆盖数据集[16]计算获得。

图1 1990—2019年中国耕地景观特征变化
Fig. 1 Changes in landscap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cultivated land in 1990-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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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亟待构建面向可持续集约利用的耕地细碎化多维影响认知及优化调控体系。因此，
厘清细碎化对耕地可持续集约利用的影响机理，权衡优化特定环境背景下的耕地细碎问
题不仅是耕地可持续利用研究亟需关注的重点议题，也是促进耕地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管
理工作的难点所在。

为此，本文以耕地细碎化与耕地可持续集约利用的理论内涵为切入点，从多尺度全
方位、差异性和不确定性、交互式级联传导等层面，深入剖析细碎化对耕地可持续集约
利用的影响机理与作用路径。以细碎化理论内涵及其上述影响机理解析为基础，阐释耕
地细碎化治理的概念内涵，构建面向可持续集约利用的细碎化“特征—影响—环境”综
合治理理论框架，厘清框架应用中的关键问题、决策机理及尺度效应，以期为因地制宜
地推进耕地细碎化治理提供思路借鉴，也为深入推进耕地利用向可持续集约化转型提供
理论支撑。

2 耕地细碎化与耕地可持续集约利用理论内涵

2.1 耕地细碎化的多维属性特征
作为农业生产活动的物质基础，耕地既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

战略资源，也是维持农户生计的基本生产资料，兼具宏观社会保障功能与微观农户生计
维持功能[10]。因此，不同社会群体（国家、政府、农户等）对耕地利用的目标导向差异
使细碎化在内涵特征、表现形式等方面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尺度特征：微观尺度的耕地权
属细碎与中宏观尺度的耕地景观格局细碎[20]，两者之间既紧密联系又有显著区别。前者
主要立足农户视角，多以农户经营的耕地地块为分析对象，通常表现为同一地块的共有
人数量较多或同一农户拥有多块空间互不相邻的分散地块。后者通常以特定区域内的耕
地景观斑块为分析对象，更关注其在资源规模、空间集聚、生产利用等方面的景观格局
信息。通常，在耕地资源聚集度、规模化程度总体较低及人多地少、资源匮乏的背景
下，中宏观尺度的耕地景观格局细碎是导致微观尺度产权细碎的基础，而产权细碎是景
观细碎的进一步拓展和延伸[8]。但伴随社会经济发展，城镇扩张、非农建设等导致局部区
域耕地斑块完整性受损、形状规整性减弱、空间离散性增强的同时农户地块也被分割[14]，
景观细碎与产权细碎也同步发生。

综上，耦合中宏观尺度耕地景观格局细碎与微观尺度耕地权属细碎内涵要义，认为
耕地细碎化是在自然地理、社会经济、土地分配、文化传统等多因素综合作用下，一定
区域内的耕地在景观格局上呈现地块大小不一、形态复杂不规整、生产利用不便、空间
分布离散和破碎，在所有权或承包经营权上呈现多人共同持有、相邻地块权属交织的综
合特征及状态。这一概念内涵通常显化在区域耕地资源利用的多维属性特征中（图 2）：
① 资源属性。区域耕地在规模、斑块数量、密度等方面的资源禀赋状况，主要受自然因
素影响，是铸造区域人地关系的资源基底；② 空间属性。区域耕地在连片度、离散性、
分割度等方面的空间形态及特征，主要受地形地貌、水系分割等自然因素及城镇扩张、
设施建设等社会经济因素影响，是耕地空间结构特征的直接显化；③ 利用属性。区域耕
地在地块形状、大小、可达性等方面的生产利用状况，亦受自然、社会经济等因素综合
影响，是一定区域耕地生产利用条件及农业设施配置的重要表征；④ 权属属性。耕地在
产权主体、经营利用等方面的权属分配及转换状况，主要受土地均分、质量“肥瘦”搭
配等土地分配机制及财产继承、嫁娶等社会文化因素影响，与农业经营活动、作物种植
格局等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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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耕地可持续集约利用基本内涵
2.2.1 耕地利用特征演进与可持续集约化思想源起 耕地利用方式及特征是生产力水平和
人地关系的综合体现，并伴随社会经济发展总体经历粗放利用、集约利用、可持续集约
利用的演进过程（图3）。起初，人口压力较小，耕地资源较充裕，社会生产力处于较低
水平，耕地利用总体呈广种少投、薄收低效的粗放经营状态。近代以来，人口激增导致
耕地利用强度提高，以高投入—高消耗—高产出为主要特征的集约利用也成为耕地利用
的主要变化趋势。但由于该过程中不同区域资源禀赋与社会经济发展差异较大，导致在
总体集约化水平较高的情况下，部分地区耕地利用方式更为复杂并出现明显分化。较为
典型的是山区出现耕地边际化利用甚至大规模撂荒[21]，以及经济发达区普遍存在逆集约
化利用现象[13]。同时，长期依靠投入增加与资源消耗实现产出提高的耕地高度/过度集约
利用也引致系列农业生态问题。在此背景下，可持续集约化被广泛讨论[1, 5-6]。

可持续集约化源于对传统农业集约化生产导致土壤和水体污染、生物栖息地破坏等
环境问题的反思[22-23]，其早期含义侧重粮食产量提高，同时减轻环境影响[24-25]。伴随认识
的深入，可持续集约化的概念内涵已由早期侧重粮食产量和环境结果向协同关注社会、
经济、资源、环境、文化等多维度的可持续性演进[4, 26]。总体而言，尽管现有文献对耕地
可持续集约利用的内涵理解尚存在一定差异，但其核心要义已取得初步共识，即在不新
增耕地面积的前提下稳定或提高粮食产量同时减轻集约过程对环境的负面影响[1, 6]。因
此，在遵循核心要义的基础上，如何耦合耕地利用的可持续性、集约化形成对可持续集
约化的科学认识，成为值得深入探索的方向。
2.2.2 耕地可持续集约利用的内涵特征 立足上述可持续集约化核心要义及中国资源环境
特点，借鉴已有研究[6, 23-24, 26]，本文将耕地可持续集约利用理解为：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为
指导，以有限耕地资源可为人类生存发展持续提供稳定物质生产与功能服务的同时降低
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为目标，以集约利用存量土地、正向调节生产要素投入/产出关系、提

图2 耕地细碎化的多维属性特征
Fig. 2 Multidimensional attribute characteristics of cultivated land frag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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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资源利用效率、减轻环境响应压力为过程，突破资源约束背景下耕地集约利用可能对
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实现耕地利用中资源节约、低环境影响、产出高效、农田景观生
态服务强化及农村社会经济可持续等多目标共赢的耕地利用方式。其基础内涵可概括
为：① 资源利用节约。通过应用知识技术、改进管理等统筹耕地利用中的生产要素投入
结构及比例，减少不必要的外部输入和资源浪费，目标指向合理、节约、高效利用所投
资源；② 环境影响降低。提高对所投资源的利用水平和质量，尤其对农药、化肥、地膜
等易污染农业化学品进行差异化、计划性使用管控，目标指向资源利用绿色、生态，减
小或消除环境风险；③ 农业产出高效。通过提高要素利用效率、强化设施建设等途径，
优化调整农作物种植结构和空间格局，实现既有耕地面积上综合生产效率最大化，目标
指向粮食数量与质量安全保障及营养均衡，强调产出的高效性和优质性；④ 农田景观生
态服务强化。综合考虑农业立地条件、发展定位及农村社会群体特征等环境背景，科学
确定耕地经营规模，提高耕地生产力，同时保护、强化其在水、土、气、生等方面的生
态服务功能，提升耕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⑤ 农村社会经济可持续。依据上述环境背景
因地制宜地选择资源利用方式和农业经营模式，稳定耕地在农民就业、家庭经济贡献等
方面的生计保障功能，强调社会公平、农民权益和福祉。
2.2.3 可持续集约化与相关耕地利用方式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作为一个综合概念，耕地可
持续集约利用在目标导向、内涵特征、资源利用原则等方面，与集约化利用、生态集约
化利用、可持续利用等耕地利用方式存在联系，但也有显著区别。一方面，耕地可持续
集约利用以有限耕地资源可持续提供人类生存所需的物质生产与功能服务，同时降低环
境负影响为目标，这与追求社会、经济、生态效益协调及资源永续利用的耕地可持续利
用的目标导向更为契合，但在后者的基础上更注重人类对耕地利用的综合功能服务需
求，并从耕地利用的全过程寻求实现资源永续利用的可行路径。另一方面，耕地可持续
集约利用虽与集约化利用、生态集约化利用的结果都是耕地产出提高，但三者之间也存
在显著区别。普遍认为，耕地集约化利用是相对粗放化利用而言，通过在既定耕地上持续

图3 耕地利用特征演进与可持续集约内涵特征
Fig. 3 The evolution of cultivated land u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connotation of sustainable intens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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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资本、劳动力、农业化学品等物质资料投入实现单位面积产出提高的经营方式[3, 27]。

耕地生态集约化利用是在集约化利用的基础上坚持生态优先原则，尤其强调用自然资本

（改进管理、物种引入等）替代农业化学品投入实现农田生物多样性与作物产量协同增

长[28]。而耕地可持续集约利用是对资源投入、资源利用、农业产出、景观生态与社会经

济影响等耕地利用全过程进行系统优化的结果，尤其强调集约过程的多维可持续性，更

注重集约利用对环境的综合影响，目的是实现比传统集约化利用更节约、生态、高效、

可持续，比生态集约化利用更兼顾生物多样性、土壤质量、水源涵养、气体调节等多元

农田生态系统服务修复、优化、再生的耕地利用状态。可见，耕地可持续集约利用并非

传统集约化、生态集约化、可持续性等相关概念的简单复合[6]，其涵盖的目标导向更多

元，内涵也更丰富。尤其在当前中国耕地利用总体挑战尚无法根本逆转的背景下[27]，积

极推进耕地利用向可持续集约化转型可为协同保障粮食安全、资源永续利用和生态环境

保护提供新思路，对破解农业生态问题、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

3 耕地细碎化对可持续集约利用的影响机理

当前，学界就耕地细碎化影响效应的关键方面已达成初步共识，涵盖资源利用、农

业生产、社会经济以及景观生态等多维度[7-9, 11-12, 17, 29, 30-36]，但就细碎化究竟以何种方式影响

这些关键方面尚存在较大争议。细碎化影响效应的广泛性和复杂性也使其成为影响区域

耕地可持续集约利用的关键（图4），并主要体现在多尺度全方位综合影响、差异性和不

确定性影响以及多维度交互式的级联传导效应等方面。

图4 耕地细碎化对可持续集约利用的关键影响
Fig. 4 The key impact of cultivated land fragmentation on sustainable intens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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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多尺度全方位综合影响
耕地细碎化往往通过影响省市、县域等中宏观尺度及镇村、农户等小尺度不同利益

主体的农业发展定位与决策、资源投入与利用、生计策略选择等，对资源利用水平、农
业生产效率、农村社会经济、景观生态等产生全方面的综合影响效应。其中，对资源利
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劳动力、化肥、农药、水资源、土地资源等方面，并存在细碎化导
致资源浪费[7]、细碎化有益于资源效率提高[12]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主
要体现在生产效率、种植结构等方面[8-9, 37-39]。例如，小规模和分散地块通常通过增加沟
渠、道路等农业基础设施修建，限制播种、收割等机械应用[37-38]，降低规模经营效益。但
也有研究证实细碎化并未降低中国耕地产出率反而有助于农业经营[39]。对景观生态的影
响主要体现为细碎化既可能导致土壤生物种群衰退、水体污染等环境负影响，也可能对
丰富农田景观结构、传承农耕文化等发挥积极作用[15,30]。而在对农村社会经济的影响方
面，细碎化既可为农村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增加农民收入 [11]，也可能导致劳动力外
流，诱发纯农户、农兼户、兼农户、非农化的农村社会分化[29]。可见，耕地细碎化的上述
多维影响均与可持续集约化的核心内涵具备内在必然联系，且兼具积极和消极双重作用。
3.2 差异化和不确定性影响

针对上述多维影响，不难发现，耕地细碎化在影响方式、作用路径等方面呈现出较
大的差异性和不确定性。首先，不同耕地细碎化形式、地域类型引致其影响效应可能存
在差异[11, 40]。例如，已有研究发现耕地斑块的空间分割程度和集聚水平对种植业地理集
聚影响显著，而斑块规模无显著影响[8]。其次，不同环境背景下耕地细碎化的影响效应可
能存在差异[17, 32]。已有研究表明细碎化有利于平原地区（如江苏）农户合理配置并充分
利用劳动力进而维持或增加其种植业净收入[19]，却显著增加了西南山区（如贵州、重庆
等）农业经营成本并导致农户收入降低[7]。再次，同一环境背景下耕地细碎化对农业产
出、资源利用、生态环境等不同方面的影响效应可能存在差异[33-36]。主要体现在细碎化对
同一区域粮食、经济、果蔬等不同作物类型集聚生产的影响异质性[7-8, 35]；对资源利用、
农田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差异[11]；以及对粮食数量安全与质量安全的影响差异[9, 32, 34]等。
可见，耕地细碎化本身并不具备明显的问题/价值倾向，其成为或不成为“问题”的情形
与耕地利用的不同方面及特定资源环境背景密切相关[9, 11]。
3.3 多维度交互式的级联传导影响

由于系统组份之间的紧密关联，细碎化对耕地可持续集约利用的影响通常并不局限
于资源、环境、社会、经济、景观生态等单一维度，而往往在不同维度之间形成交互影
响的权衡/协同作用或级联传导作用。一方面，分散、细碎的耕地利用格局通常催生生产
经营主体在生存需求、措施偏好、经营意愿和利益驱动下进行耕地利用行为、方式及决
策上的选择和取舍，并通过直接主导生产要素投入、种植结构等过程导致可持续集约化
不同维度之间可能存在明显的权衡/协同作用。另一方面，细碎化情景还可能导致多维特
征交互作用，进而形成对耕地可持续集约利用的复合传导影响。例如，耕地经营规模及
细碎格局通常通过“资源禀赋→劳动力迁移→耕地利用”路径影响山区耕地利用效率[41]，
并对农户家庭收入产生级联作用。可见，细碎化对耕地可持续集约利用的影响在作用关
系上包含权衡、协同等不同表现形式，在作用路径上也具备传导性和交互性。

4 面向可持续集约利用的耕地细碎化治理理论分析

耕地细碎化研究的落脚点在于如何调适这一现象使其益于可持续集约化耕地利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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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绿色发展。在这方面，依据细碎化表现特征及其影响效应制定适应局地环境背景的
治理策略可为优化细碎化治理提供有效支撑。
4.1 耕地细碎化治理一般思路及趋向

传统耕地细碎化治理主要基于细碎化对粮食产量或大规模农业生产系统的负面影响，
依托规划设计、工程技术等手段最大限度消除或降低细碎程度、扩大耕地经营规模[20]。这
些手段尽管有效改善了耕地利用条件，但缺乏对细碎化影响效应的系统认识、忽视地方
环境背景差异等导致部分地区“去细碎化”治理成效与当地农业生产特点、乡村发展现
实需求等存在较大差距[37, 42-43]。近年来，伴随学界对耕地细碎化多维影响认识的深入，加
之“去细碎化”固化策略导致农田景观多样性降低、生态系统服务受损及农耕文明破坏
等问题[8, 44]，适度保留特定环境背景下的耕地细碎化也被学界广泛讨论[8-9]。同时，国家战
略设计中也先后出台系列政令法规对农业规模经营的部分观点和发展规律进行制度性澄
清和法制性修正，其中尤其强调“因地制宜”“适度”等原则，这从侧面支持了新时期治
理耕地细碎问题更需因地制宜、差异推进。可见，统筹细碎化多维影响、强调治理措施
与环境背景相适应成为新时期治理耕地细碎问题的新趋向。
4.2 耕地细碎化治理的内涵及原则

积极推进耕地利用向可持续集约化转型视域下，耕地利用目标导向的多元性、细碎
化特征的多维性、影响的广泛性及扎根环境背景的复杂性，决定了新时期耕地细碎化治
理在主体、内容及原则等方面将有别于传统治理思路、模式路径。因此，有必要对细碎
化治理的基本内涵及原则进行系统解析，为优化细碎化管理提供理论支撑。
4.2.1 耕地细碎化治理内涵解析 综合相关学者观点及各地实践经验，本文将耕地细碎化
治理理解为：以特定地域范围内的耕地为治理对象，针对其在资源规模、空间集聚、生
产利用、经营权属等方面呈现出的细碎、分散的利用特征及状态，在多元利益主体（国
家、政府、市场、村集体、村民小组、农户等）的共同参与下，通过政策引导、规划设
计、工程技术、私下协商等方式，协调不同利益主体诉求和权益关系，优化耕地空间结
构和格局，改善其生产和利用条件，整合耕地产权关系和经营方式，进而促进区域耕地
可持续集约利用并与局地环境背景相适应的系统性治理活动及过程。

作为一项复杂的耕地利用优化活动，耕地细碎化治理是一个由治理主体、治理认
知、治理机制、治理内容和治理环境共同构成的相互影响、密切关联的复杂体系（图
5）。在治理主体上，耕地细碎化治理不仅强调政府主导，更注重社会、市场、企业、村
集体、农户等多元主体的参与及作用，发挥不同社群主体优势和积极性，形成多元主体
协同共治、互馈联动、共享治理成果。在治理认知上，打破传统“去细碎化”策略消除
任何形式、任何情形耕地细碎化的治理模式和思维定势[11]，强调辩证、科学看待不同形
式及环境背景下的耕地细碎现象及其系统影响，基于比较优势和效益权衡构建细碎化多
维影响认知及优化调控体系。在治理机制上，细碎化治理链接中宏观区域农业发展规划
设计、耕地利用政策制定与微观农户生计需求，通过构建“自上而下”农业发展定位、
耕地利用导向等层级传导与“自下而上”多元主体参与、现实利益诉求的实践反馈机
制，建立以政府为中心、社会广泛参与、农户积极响应的“上下结合”型细碎化协同治
理机制。

在治理内容上，耕地细碎化治理包含资源治理、空间治理、利用治理和权属治理 4
个维度。其中，资源治理强调在较大区域尺度通过土地开发、整理、修复、复垦等国家
或政府行动解决耕地在规模、质量等方面的资源基底短板、限制及潜在退化危机；空间
治理强调耕地资源在距离、连片性、集聚度等方面的空间格局优化与整合，旨在形成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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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背景相适应、有益于农业优势强化的耕地资源利用格局；利用治理强调地块大小、
形状等耕地利用形态调整及农田水利、道路、沟渠等基础设施建设，旨在完善农业生产
条件，提高耕地利用便利度；权属治理强调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通过土地流转、
农地互换、合作经营等途径进行村域、农户等微观层面地块权属调整及经营方式整合，
以微观累积效应培育、强化农业产业集群优势和地理标志。在治理环境上，强调耕地细
碎化治理在导向、措施、路径等方面应符合当地自然地理、农业发展、社会经济、农耕
文化等自然及人文环境特点及农业发展定位[14, 34]，避免忽略环境背景差异而盲目消除一
切细碎耕地形式。
4.2.2 耕地细碎化治理基本原则 以上述耕地细碎化治理内涵出发，回溯细碎化多维影响
及其传统治理策略不禁发现，细碎化治理的本质即是基于适宜路径弱化或消除其消极影
响、强化其积极效应，重塑有益于可持续集约耕地利用且与环境背景相适应的农业生产
关系和资源利用格局。为此，新时期耕地细碎化治理应遵循“以细碎化的特征表现（即
特征）为基础，以其对耕地可持续集约利用的多维影响（即影响）为依据，以其与地方
环境背景相适应（即环境）为准则”的基本原则，推进“特征—影响—环境”综合视域
下耕地细碎化治理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其中，“特征”意指耕地资源在资源规模、空间
格局、生产利用等方面的景观格局特征及微观村域、农户层次的地块权属特征；“影响”
涵盖细碎化对资源利用、农业生产、社会经济、景观生态等多维度的系统影响；“环境”
重点考察耕地细碎现象与农业立地条件（地形、坡度、土壤质量、气候稳定等）、风险管
理能力（灌溉设施、技术措施等）、农业生产模式（市场化程度、机械化水平等）、社会
群体特征（劳动力转移、农业人口增长等）等环境背景之间的适应程度和匹配状况。
4.3 耕地细碎化“特征—影响—环境”综合治理体系构建
4.3.1 综合治理体系构建逻辑 基于耕地细碎化治理内涵及原则解析，本文构建了面向可
持续集约利用的细碎化“特征—影响—环境”治理解析体系。在该体系中，本文假设：
① 并非一切形式、一切背景下的耕地细碎化都是问题情形[9, 11]，其成为问题或有益的情
形和程度取决于其影响及当地生物物理、农业生产、风险应对、社会群体等内、外部环

图5 耕地细碎化治理的内涵特征解析
Fig. 5 Connotation analysis of cultivated land fragmentation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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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特定组合[43]；② 同质环境背景（如地形、海拔、坡度、土壤质量等农业生态条件变
化较小，以规模经营、市场导向为主的商业化/机械化农业背景，乡村地域人口、土地、
产业等非农化转型普遍）倾向消除或减轻耕地细碎程度（即去除倾向），反之，异质环境
背景更倾向保留一定程度的耕地细碎化（即保留倾向） [11, 43]。因此，以细碎化的特征表
现为基础，优化、治理不益于区域耕地可持续集约利用、不适应环境背景的耕地资源禀
赋条件、空间分布格局、生产利用条件、地块权属关系，构成了“特征—影响—环境”
综合视域下耕地细碎化治理的基本逻辑。
4.3.2 治理概念框架与关键问题 基于上述治理逻辑，本文初步设计了“特征—影响—环
境”耦合视域下耕地细碎化治理概念框架（图6）。针对特定区域，细碎化治理可初步依
据“有益于耕地可持续集约利用且与环境背景相适应的耕地细碎化，宜适当保留；有损
于耕地可持续集约利用且与环境背景不相适应的耕地细碎化，宜重点去除”的判识准
则，科学诊断细碎化的差异调控模式。鉴于细碎化内涵特征及其对耕地可持续集约利用
影响的多维性、环境背景的复杂性，上述判识准则及治理概念框架在实践应用中可能顺
序面临以下关键问题：

① 耕地细碎化特征认识及问题识别。细碎化是景观格局细碎与地块权属细碎的综合
表征。但相较权属细碎，中国幅员辽阔，各地自然地理、农业发展、土地利用等区域差
异显著，导致中国耕地在资源规模、空间集聚、生产利用等方面的景观格局特征更为复
杂多样（图7）。因此，基于景观格局指数、综合评价、半结构化访谈、参与式调查等方
法，系统认识特定区域耕地细碎化的多维属性特征，识别关键资源利用问题及障碍是开
展细碎化治理的决策基础。② 耕地可持续集约利用的相对优势研判。耕地可持续集约利
用是涵盖资源利用、农业产出、社会经济及农田景观生态等多维度的系统优化活动。明
确不同维度在特定区域乃至更大空间尺度下的相对优势程度及其组合关系既是未来靶向
提高可持续集约化水平的关键着力点，亦为科学研判细碎化治理导向奠定决策依据。
③ 细碎化对耕地可持续集约利用的多维影响权衡。细碎化影响效应是决定其治理策略的
重要评判依据。耕地可持续集约利用多维优势情形下，亦面临决定细碎化治理导向选择
的多维影响权衡行为。可行的原则是结合国家耕地利用与保护战略需求，根据优势等
级、统计参数、影响程度及频次等评判标准，耦合关键约束因子（如生态环境、景观文
化等），权衡、诊断特定区域耕地细碎化的主导影响效应。④ 耕地细碎化与环境背景的
适应性分析。如4.2.2节所述，与耕地细碎现象紧密相关的环境基底主要体现在农业立地
条件、风险管理能力、农业生产模式、社会群体特征等方面。厘清细碎化与上述环境基
底之间的适应机理，刻画这种适应的变化过程及区域差异，耦合影响效应形成其治理导
向研判的双重检验依据。⑤ 面向可持续集约利用的耕地细碎化治理导向甄别。耕地细碎
化治理模式是在其影响效应权衡与环境背景适应匹配状况进行系统研判的基础上，针对
特定区域耕地在资源、空间、利用、权属等不同方面所采用的治理导向、措施和手段的
集合。尤其是，研判“特征—影响—环境”综合视域下耕地细碎化“去除”“保留”等基
本治理导向的应用条件和适用情景应是一切治理工作的先导程序，其结果将在很大程度
上直接决定具体调控途径和政策设计。
4.3.3 治理的情景决策机理 本质上，耕地细碎化的治理决策过程即是判识细碎化对耕地
可持续集约利用优势维度影响作用及其与环境背景之间适应程度的过程。因此，耕地可
持续集约利用优势、细碎化对耕地可持续集约利用的主导影响、细碎化与环境背景之间
的适应程度构成了耕地细碎化治理的情景决策空间（图8）。以此为基础，细碎化治理的
情景决策过程尤其需科学认识“两个关系”及“两个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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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细碎化对耕地可持续集约利用多维影响权衡中的基本评判维度（资源利用、
环境影响、社会经济）与关键约束维度（农业生产、景观生态）之间的关系。在这方
面，针对区域耕地利用在粮食安全保障（数量、质量、特定作物集聚等）、农业景观生态
（文化传承、观光休闲等）等关键约束维度具备显著或不可替代性优势的情形，应以细碎
化对关键约束维度的影响作用作为最终权衡结果，以此判识细碎化主导影响。其他情形
则可依据耕地可持续集约利用优势等级与细碎化影响属性、强度、频次等统计参数综合

图6 耕地细碎化治理概念框架
Fig. 6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cultivated land fragmentation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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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定其主导影响。进而，科学把握细碎化与环境背景之间的适应倾向。通常，农业生态
条件空间异质性越强、风险管理能力越弱、自给自足型农业特征越明显、乡村性特征越
突出，意味着细碎化与环境背景之间越适应，越宜保留一定程度的耕地细碎化，反之，
则应重点去除。上述“关系”“倾向”决策机理尤其适用于丘陵、山区等复杂地形地貌条
件，人口、产业等社会经济欠发达，气候不稳定、环境灾害、市场风险高发，病虫害防
治、保险、信贷等风险管理策略缺失，以及生产技术、机械化水平落后等中等经济或自
给农业情形，并已在近期的耕地细碎化治理研究中得到验证[8-9]。例如，部分研究指出没
有必要去除中国以生态可持续农业、小农户家庭经营模式为主导的丘陵或山区所有形式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GS(2016)1549号标准地图制作；以2.1节耕地细碎化多维属性特征

解析为基础，从资源规模、空间集聚、生产利用等方面构建耕地景观细碎评价指标体系；基于2019年中国

30 m土地覆盖数据[16]，以耕地图斑为计算对象，将计算结果在县域尺度进行统计、汇总与可视化。其中，

资源规模维度集成了耕地规模、平均斑块面积、斑块密度等指标；空间集聚维度整合了斑块邻近度、

离散性、分割度等；生产利用维度整合了斑块形状规整性、紧凑性等。

图7 2019年中国耕地景观细碎空间分异格局
Fig. 7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farmland landscape fragmentation in China in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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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耕地细碎化[9, 11]，因为地形、社会经济等因素限制通常导致这类区域大力去除细碎化的
成本、风险远大于收益，保留一定程度的耕地细碎化将比去除更有利[45]，同时也可作为
增强环境风险管理、改善粮食安全的有效途径。

其次是耕地可持续集约化优势、细碎化主导影响、细碎化环境适应性之间的情景组
合关系。可引入多准则决策方法（如理想解排序、有序加权平均、多指标综合评价等）
分别对耕地可持续集约利用的优势维度水平、细碎化环境适应程度进行N等级划分，对
细碎化主导影响属性（正向促进、无显著影响、负向抑制）进行分类赋值，总计可形成
N×N×3种理论情景组合，进而分类讨论、诊断相应情景中细碎化治理的“保留”“去除”
导向。需要注意的是，“保留”与“去除”仅是相对态度倾向，并非绝对实践方案，且同
一区域内“合理”情形与“问题”情形的耕地细碎化可能并存。因此，为最大限度弱化
细碎化消极影响、强化其积极作用，无论是“保留”还是“去除”倾向的耕地细碎化情
景均需要一定程度的管理和优化，仅在重点治理内容、目标导向、措施路径等方面存在
一定差异。同时，还可按照由积极向消极的态度倾向进一步将细碎化治理分为保留型、
保留优化型、去除保留型、去除型等不同导向以表征治理的紧迫性。
4.3.4 治理的空间尺度效应 “特征—影响—环境”耦合视域下，与耕地细碎化治理密切
相关的尺度主要包括省域/市域尺度、县域/乡镇尺度、村域/农户尺度，不同尺度细碎化
治理的目标导向、关键内容及举措也存在显著差异。省域/市域尺度耕地细碎化治理的重
点在于严格落实国家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及耕地利用、保护与管控目标[46]，严守耕地数量
平衡和布局稳定，确保耕地“红线”不突破[47]；科学评估区域耕地细碎化与耕地可持续
集约利用的水平特征及分异规律，围绕治理主体、认知、内容、环境、目标等对细碎化
治理进行顶层规划设计，引导细碎耕地治理有序发展。县域/乡镇尺度是落实耕地资源利
用政策、承接重大工程项目安排及实施的基层行政尺度[14]。因此，该尺度下细碎化治理
的重点在于明确区域农业产业优势，尤其是在特定作物地理集聚、高价值及高质量效益
农产品生产等方面；以细碎化对耕地可持续集约利用的系统影响为依据，立足当地资源
环境特点，精准把握治理导向、靶向识别治理维度、制定实操性治理方案[10]。关键治理
举措主要包括重大工程项目（土地整治、生态修复等）分配方案、耕地空间格局优化、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内容。通过县域/乡镇尺度耕地细碎化治理，重点整合包括耕地、农
村居民点、道路、农田水利等农业生产要素，优化耕地利用的投入结构、类型结构、种
植结构，提升粮食生产、社会保障、经济贡献、景观生态等耕地利用复合功能水平，重

图8 耕地细碎化治理情景决策机理
Fig. 8 Scenario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 in cultivated land fragmentation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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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有益于农业产业优势强化且与地方环境背景相适应的农业生产格局与组织体系。村域/
农户尺度耕地细碎化治理的重点在于破解不宜于可持续集约化的耕地利用形态，如权籍
关系、经营方式、组织管理等，同时引导农户意识形态、生产决策、资源利用方式等向
可持续集约化方向发展。该尺度是践行权属治理的关键尺度，在破解权属细碎、经营方
式细碎等问题上具有显著优势。在这方面，各地实践已探索出诸多契合当地环境背景的
细碎化治理模式，如广西“小块并大块”、陕北“一户一田”、河南“互换并地”、湖北

“按户连片”、江苏“联耕联种”与“土地银行”等[48-50]。这些地方模式通常借助农地调
整、土地确权登记颁证等契机，通过适时适地、灵活有序推进耕地流转、合作经营、地
块调整等途径实现了耕地权属与经营方式整合，为微观细碎化治理积累了有益经验。因
此，村域/农户尺度细碎化治理需尤其注重发挥村集体、村民小组、农户个体、农民专业
合作社等基层组织优势，挖掘、推广基层细碎化治理创新模式与组织路径。总体上，作
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单靠行政手段、自主治理等单一路径难以有效推进耕地细碎化
治理，需整合省市、县乡、村户等不同空间尺度资源要素，统筹国家、政府、社会、农
户等多方主体的利益诉求、意愿及需求，发挥多元主体能动性及优势形成合力，提升细
碎化治理效率，促进可持续集约化耕地利用。

5 结论与讨论

耕地可持续集约利用是应对粮食需求增长与资源环境约束的重要举措，而细碎化作
为中国耕地资源利用的典型特征，其影响与治理是推进耕地利用向可持续集约化转型中
的关键一环。本文从耕地细碎化与耕地可持续集约利用的内涵界定入手，剖析细碎化影
响耕地可持续集约利用的理论机理，继而从“特征—影响—环境”耦合视域构建面向可
持续集约利用的细碎化治理分析框架，以期为优化耕地细碎化治理提供理论借鉴。研究
结论主要包括：

（1）耕地可持续集约利用是追求资源利用节约、环境影响降低、农业产出高效、农
田景观生态服务强化及农村社会经济可持续等多目标共赢的耕地利用方式。而细碎化作
为涵盖资源、空间、利用、权属等多维属性特征的复合体系，通过多尺度全方位、差异
化和不确定性、交互式级联传导等作用路径成为影响耕地可持续集约利用的核心和关键。

（2）耕地细碎化本身并不具备明显的问题/价值倾向，其成为问题或有益的情形和程
度取决于其影响及当地自然地理、农业生态、社会经济等环境背景及农业发展定位。耕
地细碎化治理的本质即是基于适宜路径弱化或消除细碎化消极影响、强化其积极效应，
重塑有益于可持续集约耕地利用且与环境背景相适应的农业生产关系和资源利用格局。

（3）积极推进耕地利用向可持续集约化转型视域下，耕地细碎化治理应以细碎化的
特征表现为基础，以其对耕地可持续集约利用的多维影响为依据，以其与地方环境背景
相适应为准则，推进“特征—影响—环境”综合视域下耕地细碎化治理因地制宜、分类
施策。在这个过程中，尤其需科学认识细碎化治理情景决策中的5个关键问题、两个关
系、两个倾向及3级空间尺度差异。

立足“大国小农”基本国情，尝试探讨有关耕地细碎化治理的几个关键性议题。①
从多维度、复合视角理解耕地细碎化的内涵表征及其对可持续集约利用的影响机理与作
用路径，是开展细碎化治理的基础；② 依据耕地可持续集约利用优势设计权衡细碎化多
维影响的情景决策方案，厘清可持续集约化不同维度之间的相对优势程度及组合关系，
是科学把握区域耕地细碎化主导影响的关键；③ 耦合细碎化特征表现、多维影响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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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情景组合，研判保留、去除等细碎化差异治理导向，促进治理策略由“传统去除”
向“因地制宜”转变是推进细碎化治理有益于耕地可持续集约利用且与环境背景相适应
的核心。

本文在理论框架构建及实践应用方面仍存在一些难点及不足。首先，考虑到治理导
向研判在细碎化治理中的先导性、重要性和综合性，当前框架重点围绕“特征—影响—
环境”耦合视域下耕地细碎化治理的关键问题、情景决策机理、空间尺度效应等进行系
统解析，其中并未涉及制度建设、政策改革、监管体系等内容，需在未来研究中进一步
深入。其次，细碎化影响效应是确定其治理策略的重要评判依据，但当前框架中仅基于
线性影响假设判识治理导向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细碎化影响的阈值效应，而影响阈值指
示了细碎化对耕地可持续集约利用变化响应产生状态改变的细碎程度及非线性驱动机
理，是定量化、精准化进行耕地细碎化治理调控的关键依据。因此，开展融合阈值效应
的耕地细碎化治理研究是未来研究亟需关注的内容。最后，以现有框架为基础，针对典
型地区（如西南山区、平原农区等）开展实证研究及对比分析，揭示不同地区细碎化特
征规律、对耕地可持续集约利用的影响效应及环境适应差异，进而总结具有区域适用性
及可推广性的耕地细碎化治理模式，是本框架切实服务细碎化治理实务的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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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cientifically regulating cultivated land fragmentation (CLF) to make sustainable

intensification conducive to and adaptive to the local contexts is the goal of long-term efforts in

the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CLF governance. Starting from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of CLF

and sustainable intensification of cultivated land use (SICLS),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theoretical mechanism of CLF affecting SICLS, and then attempted to construct a sustainable

intensification-oriented CLF governance framework from the coupling perspective of "feature-

influence- environment", and systematically discussed key issues, scenario decision- making

mechanisms, spatial scale effects and operating mechanisms in CLF governa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CLF is a composite system covering multi- dimensional attributes such as

resources, space, utilization and ownership, which has extensive and complex impacts on

resource utilizatio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landscape ecology, etc. CLF has become the

core factor affecting SICLS through action pathways such as multi- scale and omni-direction,

difference and uncertainty, and interaction. (2) The situation and extent to which CLF becomes

a problem or a benefit depends on its impacts, the local contexts of physical geography,

agroecology, social economy, etc., and the orientation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3) The

CLF comprehensive governance framewor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eature- influence-

environment" deconstructs five key issues, two relationships, two tendencies and three- level

spatial scale interconnection mechanisms in complex CLF scenarios. This framework can

provide new ideas for scientifically judging the governance orientation of CLF and optimizing

the governance model, which is beneficial to improving the governance system of CLF and

promoting the SICLS.

Keywords: cultivated land fragmentation; sustainable intensification; influence mechanism;

local context; governance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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